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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的芬芳里穿行

□

白衣飞霜

春天来了，春姑娘芳唇微启、轻轻一吹，便

使山川、草木、河流改变了模样。 梦一样辽阔的

大地，在暖阳下金子般地闪烁，折射着春天无

数的瑰丽或诗意。

从风里抽出的柳线

我不是画家，但我喜欢线条。 纤细的线条

里有大美存焉。

在各种浩茫纷乱的线条中， 我最痴迷、爱

恋的当属初春时的柳线。 在道边，在河畔，柳线

历历，如描如画；柳线依依，含羞带娇；柳线绵

绵，情深意长；柳线飘飘，清逸无限。 少年的时

候，看不到雪地红梅的景致，我靠的就是以柳

线“探春”。 站在一棵柳树下，手抚长发一般的

柳线，凝神观看，你会看到每一根柳线深处，那

烟一样缓缓流动着的鹅黄或淡青的色晕，隐隐

显露着早春的气息。

我钟情柳线，它经得起近看，也经得起远

观。 平湖如镜，柳色如烟，倒影如梦，让人心旷

神怡。 那鹅黄、粉嫩的颜色，像春姑娘搽的底

粉；那疏落有致的小小柳芽，如一个个春天的

音符。 无数的柳线从暖暖的空中抽出来，又在

碧空下逐风曼舞，仿佛整个春天都因之荡漾起

来。

缤纷花语诉春梦

花朵们是有梦的。 在漫长的冬天里，花朵

们在冰雪之下想着自己的心事，编织着自己的

幻梦，准备着自己以怎样的姿态盛装出场。

最先看到了迎春花，纷披的枝条隔着最后

一场冬雪伸出来。 先是橙红的花蕾俏皮地爬满

枝条。 然后是一朵、两朵，越来越多地盛开。 等

到所有的花朵开满了长发一样密集的枝条，便

出现了一道迷人的景观：金色的花朵如繁星闪

烁，在阳光下嘹亮地歌唱，叫醒了更多的花朵。

梨花开了、杏花开了、桃花开了，如云似霞，如

绣似锦，铺满了平原、山川。 所有的屋舍、所有

的人，都被不动声色地请进了画里。

而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我却总是独自上山

或者走到某个偏僻的原野。 相对于整整齐齐、

繁花似锦的桃花林， 相对于那些开在喧嚣里

的、硕大美艳的花朵，我更喜欢野风吹荡的山

谷，或沟、或坎、或坡，那里的花朵细小而五颜

六色，自由任性地开放。 那不知名的小小的花

朵， 像我心底里不曾被唤醒过的某些感动、温

暖或明亮，一霎时开遍了山岗。 和小小的野花

们待在一起，和细碎的颜色挤在一起，我更能

感受到春天的蓬勃和生命的热情。

久居城市， 我也会吟着一位诗人的诗句，

去看望故乡的花。 “在故乡的天空下，头上插满

故乡的鲜花”。 吟哦着这样的诗句，我仿佛看到

故乡的少女们， 正顶着花朵在春天里翩然穿

行。 我要以一朵花的形象，为她们伴行。

麦苗水一样光滑和清亮

想起故乡的麦苗，我的心里便生出一片清

凉。

春天的阳光，融化了雪和寒冷。 一望无际

的麦田如碧绿的海洋。 细细的风吹过来，一垄

垄麦苗浅浅地翻着波浪，被春雨洗得发亮的麦

苗闪着梦幻般的光泽，透着如水的清亮。

父亲总喜欢带着我在春天的田埂上走动。

在这里，我能看到他的富足与骄傲。 他总是喜

欢把手插在麦苗里，插在酥松的土里，插在浅

暖的风里。 在他被微笑擦亮、得意上扬的下巴

的指引下，我看到了拔节的希望，听到了丝丝

直冒的地气。 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散作一片绿色

的风，跟着亿万茎麦苗摇曳、舞蹈，辽远地向前

延伸，直至融入无边无际……

倾听土地里的声音

在春天，土地是温馨的。 温馨的土地日夜

演奏着希望和生命的交响。

麦苗的声音是青色的，花朵的声音是绚丽

的，草虫的声音是绵绵的，泥土的声音是憨厚

的，鸽子的声音是雪白或嘹亮的。 土地上满是

希望的声音。 小孩子在柳笛声中奔跑，农人们

在灌溉的田野吆喝。 还有城里的人们，在休闲

的日子来到农村。 他们三五成群，挎竹篮，带小

铲，或在沟沟坎坎，或在麦地原野，喜滋滋地挖

着野菜，活泼泼地谈论着春天。 白蒿子，荠荠

菜，面条菜，这几天，谁都会做一个有关花花草

草的清香四溢的梦。

春天是希望的季节，是播种的季节。 大人

们在山间河畔，田头舍边，播种着花草和绿荫；

孩子们在春天里打开了散发着墨香的新书；种

子们先是在地下热烈地交谈着， 然后便忍不

住，蹭蹭蹭，几天工夫就冒出了新芽。

而我，在这美好的春天里，正陪着几只蚂

蚁散步。

此刻， 一只蚂蚁正惊讶于一瓣桃花的鲜

艳，嘴张得很大。

水塘明如镜

以整个冬天的冷静沉淀了混沌，春天的池

塘水清如梦，波明如镜。

池塘外的春天明媚， 池塘里的春天轻灵。

树木、花朵、蝴蝶、飞鸟一经到了这里，全都成

了出双入对的天使。 一群孩子为水中自己的影

子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少女默默地看着水中漂

浮的心事；一只白色的山羊走过去、又回来，很

想把水中的同伴带走。 而到了晚上，人们散去，

池塘亮着的一汪宁静里，会有一轮莹月抑或一

群轻轻游动的星星。

我爱春天的池塘。 今天，我把它拍成了照

片，挂在了墙上。 我相信，池塘也会浸润或照亮

我的生活。

细雨打湿的村庄

杏花，春雨，江南。 白墙乌瓦的江南之春是

湿漉漉的美丽。

而我喜爱我的北方。 褐色的榆树干、褐色

的屋瓦的村庄，少有白鸽子、黄莺儿，却有着成

群活泼的麻雀飞来飞去。

我的北方像它的历史， 有着古旧的色彩，

像黄河流淌并渲染着的中原文化， 像亘古沧

桑、 默默无言孕育着无边绿色和神奇的黄土

地。 因此，才有了各个季节暗淡而庄重的背景。

春天来到北国，更能显示其生机；桃花开

在村庄，更能显示其明亮。

我喜欢北国艳阳下的桃花，它会在村庄勾

勒出一圈粉红的梦。 我更喜欢春雨霏霏中的桃

花，它笼着轻纱，挂着水珠，格外的鲜润而不轻

浮。 偶尔的风中，几片花瓣如蝶飞落，也让我这

北方的汉子登时多了一分细腻， 多了一分温

情，多了一点美丽的忧愁。

江南烟雨的村庄是水彩的明艳。 北国烟雨

的村庄是稍带油画色彩的凝重 。 但它决然

不是过于斑驳的油画，只是背景暗淡一些、宁

静一些。 一朵桃花，万亩桃林，那些关于花瓣的

笔触也都是轻轻一掠。 那是粗糙小村的一缕温

柔。

风筝带远了遐想

如果给我一缕透明的风，我能把梦想带到

天上。

而春天慈爱无边，她能呵护我们的梦想并

帮助我们放飞梦想。

每年的春天，广场、田野便挤满了人，天空

便挤满了风筝。 风筝是五颜六色的，灼灼地闪

烁着不同的梦想。 老人们放飞着健康的梦想，

青年人放飞着创业的梦想，少年们放飞着学业

的梦想，婴儿们通过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

爷之手，放飞着成长的梦想。

所有的梦想都是轻盈的、温暖的，所有的

梦想都是透明的、芬芳的，还有快乐，花朵一样

笑着春风的快乐。

梦的颜色五彩缤纷， 梦的形状千差万别。

春天有的是地方，让你播种梦想；有的是激情，

让你显影梦想的质感；有的是力量，让你飞得

更高。 鹰击长空的风筝，龙腾云海的风筝，彩蝶

纷飞的风筝，天女散花的风筝，全都飞起来，飞

起来，在白云擦净的天空。

在广场，我顺手拿过一个小妞妞写生的画

笔 ，画了一幅画 ：我笑在半空 ，头顶扯满了风

筝。

此刻，只想春天

在春天到来之前，我是在梭罗的瓦尔登湖

畔沉思漫步的，是在惠特曼的草叶里品味自然

的，是在唐诗宋词里遐想杏花春雨的。 而现在，

春天来了，我推开了一切，走进春天里。

此刻，我啥也不干，只想春天。

老家那条小河

□

王明军

周末回老家，突然间瞅到村西头那条

小河竟然流淌着半河的水，但这棕黑色的

水似乎早已失去了水的灵性，只是呆滞地

沉淀在河床上。 与其言水，不如称浆。

思绪瞬间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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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小的时候，小

河曾是乡亲们的生命之河。 记忆中，小河

的旁边有一口砖砌的水井，宽大的井口呈

四四方方的长方形，井口横着一根泛红的

岩石，井壁爬满浓密的青苔，水面离井口

不足两米。小孩子们总是揣着好奇而胆怯

的心，慢慢挪动脚步站到井口旁小心翼翼

地朝下俯视，一眼就能看到那荡漾着白云

蓝天的井水。这口井是村里唯一的一口吃

水井，每天都会有村民到这里打水吃。 因

为这口井离小河不过三五米远，井里的水

就像永动机一般源源不断地将清冽可口

的水奉献给乡亲们。

天气暖和的时候， 在街上你会看到，

村里的许多妇女三三两两地端着一盆的

衣服，站到河边的石墩上，洗呀涮呀，老远

就能听到那棒槌敲打衣服的“嘭嘭”声。一

件件衣服就在这潺潺的河水中华丽转身，

拧干了水分，便被搭在小河旁边的木桩上

晾晒，没多长时间就像新的那样在空中飘

舞起来。 小河就像一位任劳任怨的劳工，

将一团团肥皂泡运送到遥远，然后再输送

来清澈见底的河水。

小河更是孩子们的快乐之河。春夏之

交的时候，雨季没有到来，上游就会把水

闸放下来蓄水。 这个时候，小河的水面逐

渐下降到时断时现的局面。孩子们最喜欢

的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小河里的鱼虾都会

无可奈何地聚集到仅存的一点水坑之中。

面积小的水坑只是些小草鱼或是泥鳅，而

那些面积稍微大点的水坑里，便会藏着令

人垂涎的大鱼。 那个时候，自己对鱼的种

类分得很清楚，什么鮸鱼、鳝鱼、草鱼、鲤

鱼、泥鳅等，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什么种

类的。 看到水坑里时不时泛起的水花，就

能轻易猜到那里的鱼多与少、大与小。

有趣的事情就是捕鱼。不单单是小孩

子们偷偷地从家里拿来了脸盆、水桶之类

的容器，就连上了岁数的大人也会从家里

取来自制的渔网、筛子赶过来。其实，这些

渔网就是用铁丝弯成一圆形，再把窗纱一

点一点地捆缚在上面或是用针线缝在上

面， 在铁丝的末端绑上一根米把长的木

棍、竹竿就行。 别看这粗制滥造的捕鱼工

具，到了水坑面积大点、水有些深的地方，

捞起鱼来便会手到擒拿，得心应手。

最有意思的要属几个人联合起来逮

鱼。 一般三五个人一起，在比较长的水坑

两头， 横着河面用泥土垒起几个隔断，将

长长的水坑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水坑。然后

各显神通，拿起脸盆、水桶，有的从家里拿

来铁锹，甚至有的干脆伸出手掌，拼命地

把水从坑里舀到坑外，直至看到坑里的鱼

惊恐地泛起阵阵水花，再肆无忌惮地抓起

鱼就往盆里扔去。

当然， 也有些水坑看起来没多深，堵

住之后才知道舀空那水坑里的水着实不

容易， 于是就用了另外招数叫浑水摸鱼。

几条长短不一的腿像一根根筷子那样在

水坑里翻来覆去地晃荡着，把水坑里的水

搅和得像一团泥浆。 没多大工夫，那坑里

的鱼就像被晃晕了似的，沿着坑边慌乱地

窜来窜去，一不小心就被两只手给逮了个

正着。年纪太小的孩子自然不敢参与到喧

嚣的捕鱼大战中， 只好默默地蹲在河坡

上，等待着别人的施舍。 当然也有一些例

外，像有一次我就一本正经地坐到水坑旁

边，一边羡慕着捕鱼的人带给别人的惊心

动魄，一边却期待着能有些出乎意料的施

舍。 没想到正在自己想入非非的时候，一

条二尺多长的鲤鱼从水面上腾然而起，瞬

间蹿到我的面前。 当时，真不知道从哪里

来的镇定， 我奋不顾身地纵然扑了过去，

死死地抱住这条浑身蛮劲儿的鱼。只记得

脸庞上像是一阵阵冰凉的阵痛。旋即就把

这条大鱼丢进了从家里带来的水桶中，痴

痴地笑了。

孩提的时光总是匆匆而逝，自从上了

初中，小河渐渐地从脑海中被淡忘掉。 偶

尔看到那条小河，想到的也不过是嬉戏的

童年而已。再后来，小河干涸了几年，河床

上铺满了生活垃圾，我再也没有心思回想

曾经的小河逸事啦。

一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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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 每逢回老家的

时候，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条小河。 即

便是如今有了毫无生灵的河水，也不过是

带来心灵的创伤而已。童年的小河趣事或

许真的成了永久的记忆印刻在脑海之中。

喜 雨

（外一首）

□

闫庆金

夜半时分 窗外

终于落下了久旱的喜雨

檐下叮当的雨声

将梦唤醒

你应该也在这雨声里

仔细聆听

一点比一点清脆

一点比一点令人心动

谁都能猜出有多少个故事即将发生

咱们那片菜畦一定是另一番的

碧色水灵

我真爱这喜雨了

如果你也爱 这雨

就会通晓人意 不紧不慢

下到咱们满意的黎明

天仙配

来生，我还要到人间

与我那憨厚的董永相见

不再倾诉心中的爱慕

不再编织美丽的谎言

也不管老槐树还肯不肯帮忙

我们都能够续上那段幸福的姻缘

我们将觅一处野乡僻壤

觅一处天兵找不到的小院

慢慢说着前生 然后

慢慢———

将曾经的承诺一一兑现

故乡的风

□

王新四

村子的西北方向大约

400

米处， 有一块

100

亩大小的高

地，明显高出它东面和南面的大面积土地

1

米多，这块高地的

西边和北边分别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相互垂直的古城墙， 小时

候我们叫它“城根陵”。 正是这城根陵，像一道天然屏障，为我

们的村子遮挡住了冬天里从西北方向刮来的寒冷刺骨的风，

把温暖的风留给了村子里祖祖辈辈的人们。

我就是在故乡的风的吹拂下一天天长大的。 伴随着我的

长大，对故乡的风也一天天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故乡的风是

厚重的，是淳朴的，又是清新的。

童年的那个夏天的傍晚， 柔和的月光透过我家那棵老枣

树的枝杈洒了一地， 我们年龄相差不多的弟兄三个照例躺在

一个大笸箩里，听母亲讲她曾经的故事———就是这个夜晚，我

知道了母亲曾有

4

个孩子夭折于旧社会的兵荒马乱、 颠沛流

离中。 我尽管诞生在新中国，但是刚出生时身体极度虚弱，甚

至连呼吸也是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第二天的后半夜我竟然没

有了呼吸，村医把了脉后说不中了。母亲强忍悲痛用一条干净

的小褥子裹住我，准备把我扔到城根陵附近的乱石岗。也许是

开门声惊动了我， 居然鬼使神差地哭了一声。 就是这一声啼

哭，留住了我的命。

村里的小学校在村北的一座古庙里， 这儿距离城根陵只

有二三百米远，下午放学后，我经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城根

陵玩。这里土质不好，碎石子多，破陶器片多，即使再挖深几尺

还是如此，那个时候村里耕地多，人们自然也就懒得在这里下

力气了。 久而久之，这里便荆棘丛生，杂草遍地，除了放牛、放

羊的，大人们平时很少来这儿。 但是，儿童自有儿童的眼光和

乐趣，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野生蘑菇和木耳，特别是夏天和秋天

雨后枯草上的“地圈儿”和在荆棘下碎石上缓慢爬行的“水牛”

（一种褐色的可以食用的小动物）。于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或多

或少有所收获，不用担心回到家里挨大人们的吵骂。 再后来，

等上了小学四五年级时， 知道了这儿的野生地黄和野生栝楼

的根是中草药，洗净晒干了可以卖钱。 这样，我们的收获内容

就更多了， 秋天和初冬时节都要带着小铁铲来城根陵寻找野

生地黄和野生栝楼。 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村里的庙会上我一次

就卖了

3.5

元，几乎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由于这儿地势高又不长庄稼， 所以村子里谁家建房盖屋

打围墙，就都来城根陵边上挖土。时常听说谁谁家挖出了完整

的陶盆，谁谁家挖出的陶罐上还有陶盖子，打开陶罐盖子看见

里面的韭花还是好好的， 放到嘴里咸咸的凉凉的。 有个星期

天，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城根陵玩时，捡到一把长三四十公

分满是绿色锈迹和土锈的铜剑， 本想把剑从鞘里拔出来挖野

菜用，怎奈时间太久了都锈到一块了，任我们在路边的石头上

怎么砸也难以把它们分开，最后只好扔掉了事。 上世纪

60

年

代，人们基本上没有文物的概念，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作

用。

不知从哪朝哪代起， 两座城根陵交界处被从太行山上狂

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冲开了一个大口子， 那块高地也被冲刷出

了一条约

10

米宽

1

米多深的大沟。 每当汛期来临，猛兽般的

洪水裹挟着杂草树枝各种瓜果甚至牛羊的尸体， 自西北而东

南从我们村子里呼啸穿过， 城根陵地下埋藏的一些陶器碎片

也被洪水冲到了村里或是更遥远的地方。 到了上世纪

70

年

代，村民们下决心堵住了两座城根陵间的那个大缺口，又在城

根陵的北边， 自西向东开挖了一条在我村历史上规模宏大的

排涝河。当时还是村里民办教师的我正值青春年少、激情飞扬

时，受此感动，一口气写下了长达

380

行的叙事诗《幸福河》，

刊发于我市《焦作文艺》（焦作文学的前身）

1976

年第二期，为

我村的历史留下了些许记载。

故乡的风是淳朴的，村民之间很少有说三道四、挑拨离间

者，人们大都是热衷于相互帮助，相互关心。哪一家要盖房子，

邻居一定无条件前来帮忙，顶多吃一顿饭；谁家住房较多，有

邻居想用，打个招呼就行，不收取任何费用；哪家到做饭炒菜

时发现油盐酱醋不够， 随便可以去邻家拿来使用。 更重要的

是，村民们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感受，用朴素简洁的语言概括

出来，以相互交流相互提醒，或是教育后人如何待人接物，为

人处世。 我母亲就告诉过我，凡事要“大事小糊涂，小事大糊

涂”；“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锯不倒的树”；“活到老学到老，一

样不会不算巧”；“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树下不能熬树，人下

可以熬人”；“过头饭能吃，过头话不能说”；“葱辣嘴蒜辣心，剩

饭烧嘴不烧心”等。

村民们自古就有崇文尚武的风气，夏天的打麦场边，秋天

的打谷场上，冬、春天的生产队会议室，每天晚饭后无论老幼

大家都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或是舞枪弄棒，或是施展拳脚，

切磋武艺，强身健体。 听老人们说，清朝时，我们村的王献孔

（音）和李梦堂等人，把

12

回斜拳演练得炉火纯青、发挥得淋

漓尽致，方圆几十里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一些偷鸡摸狗之徒也因惧怕他们而不敢光顾我们村。自北

魏时期我们的先人开始在这里居住建立村庄起 ，

1600

多年

来，历朝历代涌现过不少的秀才、举人、文人墨客，村民们对文

化人都是很尊重的。 也许我从小就是受了这种风气的熏陶而

喜欢舞文弄墨，几十年一路走来，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尽管

我的年龄一直在长，而文字水平不怎么见长，但是小说、散文、

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通讯、时政论文等文体，闲暇时莫

不涉猎， 至今大约有数百万的文字刊发于市级以上的正规出

版刊物上，曾有多篇习作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奖励。

70

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制度后，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我的大学梦终于如愿以偿。那天，当我背着去大学报到的行囊

路经城根陵时，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心里默默地说：城根陵啊

城根陵，我就要离开你去省城读大学了，从此以后不能经常见

到你了。这么多年来，你带给我多少欢乐又留给我多少美好的

记忆啊！ 捡地圈儿、捉水牛、采蘑菇、掘野菜、摘木耳、挖药材，

哪一件事儿我都会牢记在心。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当我们的先

人

1600

多年前开始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时，你已经在这里不

知矗立多少年了。你究竟始于何时又属于哪个朝代？你能否告

诉我故乡的风究竟吹拂了几千年？ 你的神秘面纱究竟何时才

能掀开？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故乡那块高地城根陵去，但是故乡

的风声却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故乡的美丽风俗和良好风气一

直在影响着我。 忽然有一天，我从电视里获悉，经过河南省和

焦作市两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故乡的那块高地城

根陵，居然是我国商朝早期的城墙遗址，“府城遗址”因此被确

定为中国

1999

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被国务院命名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真是“千年深藏无人问，一朝出世天下惊”。我的故乡府

城，这个默默无闻了几千年的古朴淳厚的乡村，一夜之间名扬

天下，举世皆知。

前几天我到府城遗址去看， 除了考古专家挖掘的几个地

方外，其他的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我在想，从时间上讲，府城

遗址已经有

3600

多年的历史了，比以七朝古都闻名的安阳殷

墟早

300

多年； 比汉献帝刘协被魏王曹丕贬为山阳公发配来

焦作时要早

1800

多年。 就影响力而言，山阳城在焦作市的名

声要超出府城遗址，而安阳殷墟更是名声远扬。

故乡的风在不停地吹拂着这块神奇的土地。我相信，伴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力度的加大； 伴随着有识之士对中

国古文明的日益崇敬，对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认知，府城遗址一定

会尽快得以开发，故乡的风一定会有更加新颖的内涵。

在 何 方

□

侯拥华

想起这个问题时， 似乎觉得应该是一个伪命

题。 但，转念一想，却不然。

在何方，不就是问你何时在何地吗？即便这样

简单的问题，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呢？

静下心来，敛思细想，在何方，真不是一个简

单的时间与地理的问题。 即便是，要回答清楚，却

并不容易。

少年的时候，襁褓之中，你定然不知答案。 但

是到了你开始蹒跚学步，蹦蹦跳跳的时候，你却以

为岁月是永恒的，美好是永恒的，连父亲与母亲都

是永恒的。 仿佛你一直那么小， 他们就一直不会

老———青春永驻人间。你以为那些你爱的，以及爱

你的人，会永远与你同在，一直活在你青葱水嫩般

的年华里。没有历经时光的淘洗，没有寒凉人世的

侵袭，温暖且明亮的岁月中，你以为你就站在世界

舞台的中央， 阳光、 雨露以及爱总是时刻包围着

你，众爱一身，万物敬仰。 于是，你便陶醉其中，沉

醉不知归路， 在爱与时光的长河中慢慢长大。 当

然，有时，也有一些小挫折、小打击，像一场小噩

梦，天亮了，便统统忘却了，不在心里留下一点痕

迹。 早晨，出门的时候，你和小伙伴牵着手，蹦跳

着，去寻找自己的乐园，直至夜幕降临，你们还沉

浸其中，不知返回。那时，一个简单的游戏，一块湿

润的泥巴，一枚圆滑的石头，一条浅浅的河流，亦

或是一股云烟，一片花香，一声鸟啼，都会紧紧牵

着你的目光与思绪，让你流连忘返，忘记周遭世界

的存在。 那个时候你一定忘记了时光匆匆奔走的

脚步声，细雨开始落下来，打湿你的头发，鸟雀归

巢了，站在枝头鸣叫，把夜幕一点一点叫成黑色，

连远方，父母的呼喊声，都被你忽略了。那一刻，你

怎知道你在何方呢？

青年的时候，世界的雨开始下得大起来，滂沱

大雨，暴风骤雨，凄风冷雨，种种不一样的雨落在

你的生命中， 当然也有冰雹与暴雪闯进你的生活

里。 在拥挤的人群中， 为得到一席属于自己的领

地，你开始忘我奋斗与残酷厮杀。 汗淌了一脸，血

溅了一身，眼睛肿了，鼻子歪了，连牙齿都掉了几

颗， 可是那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胜负没见分

晓，你还要奋不顾身地闯进生活的激流里。 偶尔，

你败下来， 会一闪想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可

是，短暂休息一下，多半时间，你在蓄势待发总结

经验厉兵秣马，待找准时机杀他一个回马枪。如果

是胜利了，下一个冲锋就拉开了序幕。那时候生活

总是充满变数。世界乱得一团糟。有时你沉醉于甜

蜜爱情的浪漫游戏， 有时痴迷于一掷千金的人生

豪赌， 有时纠结于纷乱如麻的人事关系之中正无

力抽身。进退维谷，万事缠身，那一刻，你怎知道你

在何方呢？

后来，人生迈入中年，烦恼种种，伤痕累累，无

常与反复开始时常打扰你的生活，你才开始觉醒。

你知道，人生并不漫长，现在已经半场。 胜负，输

赢，得失，快乐与悲伤，光荣与耻辱等都曾在你的

生活中降临，你开始学会宽容，学会从容，学会忍

耐，学会沉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可是人生就像夜

晚在大海上行舟，风雨飘摇，捉摸不定，一些你看

透了的事情却依旧放不下去， 一些你想不在乎的

人与事依然要放在心底反复掂量， 人生依旧处在

一团模糊不定的迷雾之中。那时候你又在何方呢？

快乐的时候，你在高山上欢歌。 苦恼的时候，你走

进寺庙祈祷。 痛苦的时候，你约朋友酒馆痛饮。 彷

徨的时候，你独自闷在房间里惆怅。你不停地追问

自己，我在何方，我在何方，可是没人给你说得清

楚，也没有人给你指明方向。 这时候你怎会知道，

你究竟是在何方？

再后来，人生暮年，天寒地冻，狂风肆虐，大雪

纷纷，你残弱多病，走不了路，做不了事，连脑子都

快成了糨糊。趁着还不太糊涂，你开始一点一点慢

慢回忆往事，点点滴滴的过往像一场电影，一帧一

幕，从你的心底里飘过，你知道真正的人生在感觉

中时快时慢，悲喜交错，高低起伏。在回忆中，往事

开始在时间的长河里与宽阔的生活地域中， 一一

建起了坐标， 这时候你仿佛知道你曾在何方。 可

是，转念一想，你的那一小段人生岁月，于整个宇

宙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狂沙一粒，你竟然又找

不到你的方位。 这又何谈，你在何方呢？

再后来，你脑子混沌一片难辨东西。 在何方？

你怎想得清楚。

想想，这一生的时光，其实你不停在追寻，在

追问，在求索———我来自哪里，将去何方，又在何

方。可是，答案在哪里呢，又有谁能给你说清楚呢？

难得糊涂，不问也罢。

太行山魂 秦寒光 作


